
艾草是带有芳香气味的一味中药，艾
水可以舒筋活血、驱寒祛湿，促进新陈代
谢，消除疲劳。因此，有的人会用艾叶煎
水，在家中擦洗身子，而浴室老板会抓住商
机，用艾水吸引顾客。早在个把礼拜前，就
贴出红纸写的告示：“为酬谢新老客户，本
浴室端午节备有艾水，供各位澡客享用。”

其实，许多老澡客早就盼着这一天
了。吃过“十二红”，喝过雄黄酒，饭碗一推，
便拿着换洗内衣，拎着放有毛巾肥皂的小
桶，陆陆续续地来了，就像赴一场盛宴似的。

包月的，拿出卡片划一下；现买的，掏
钱或手机扫码领取筹子或澡券。进了雅
室，电视里正播放新闻30分，有谈论俄乌
局势的，有听说书的，有听扬剧《鸿雁传书》
的，还有看头条、刷抖音的。来的都是客，
跑堂的不敢怠慢。递上毛巾、拖鞋，用叉篙
将衣服及贵重物品挂到高处，还不忘提醒
一句：“水是刚烧开的，可以泡茶。”

遇见熟人，免不了打个招呼：“王主任，
看你汗水淋漓的，进去泡过了吧，水怎么

样？”“跩得很呢，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泡好
了茶，脱下衣服，推开笨重的木门，热气像
烟雾弥漫开来，一股久违的味道沁人心脾，
那是艾草散发出来的。

双脚入池，定睛细看，平时湛蓝的池水
有点泛绿，水面漂浮着一把把艾草和菖
蒲。环顾四周，澡客们有坐在池中闭目养
神的，有躺在池边呼呼大睡的，有用艾叶擦
洗身子的……沉浸在艾水中，忽然想起了
汪曾祺先生的话，“这么懒洋洋地躺着，把
身体交给了水，又厚又温柔”，有种别样的
感觉。

全身冒汗，上去吧，先弄杯茶。“徐老师，
擦个背，放松一下吧？”“好的，王师傅，又要
麻烦你了！”“承你情，照顾生意，谢谢你！”

刚躺下，一盆艾水浇上身，干毛巾揩去

水珠，从颈项擦起，顺势而下，后背、臀部、
大小腿、双脚，胸部、四肢。师傅动作娴熟，
力道轻重有度，时不时地聊上几句，说点俏
皮话。不经意间，背就擦完了。“打点肥皂，
到焖池焖下子。”说着，一盆艾水又浇上身
了。“好的，难为你了！”

焖池里，管道里“突突突突”，正在添加
热气，松木清香阵阵袭来，不时地有人进
来，还有烫脚丫的，有点拥挤。坐了一会
儿，汗珠子就滚滚而下。于是，去莲蓬头冲
一下，出去乘凉。跑堂的拿来两个“大把
子”，帮助揩去后背的汗水，热毛巾敷在身
上，虽有点烫，但特别爽。“徐老师上来了？
替你弄个全大套（修刮捏）吧！”修脚的过来
了，放下小板凳，搬来台灯，拿出工具包。

“您睡会儿，修好了，我叫醒您！”
在普浴里洗艾水澡，最平常不过，却也

是件奢侈的事情。除了除垢去污、舒筋活
血，还能接到地气，得到文化滋养。诚如浴
室大门上对联写的：“泥垢自去身适肤爽，
洁水涤来心旷神怡。”

洗艾水澡
□ 徐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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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我绝不肯辜负一场与荷的相遇。幸得小区后面
就有一方种满荷的池塘，近在咫尺。

下楼，经幸福里，向北数十米，拐进邻近小区的偏门，
再向前二十米左右，下台阶，忽逢花林，沿岸数百米，各种
颜色，各种姿态，各种美收入眼底，心旷神怡。一池百十来
米的荷花池也忽然显现在眼前，如从喧闹突然踏入幽静，
眼前一亮，心底也豁然进入妙不可言的境地。

从荷叶开始羞羞答答、三三两两地布置水面的时候，
我就每日同它们来一次遇见了。看着那如煎饼般卷着的
叶露出来，这里钻出一卷，那里钻出一卷，抬眼远一点的地
方或许有三五卷。转头间，这些卷如课堂上的调皮学生展
开了他们的手掌。没几天，这舒展的叶开始往宽里长，往
长处伸，很快就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将水面铺得密不透风。
那泼辣的不管不顾的劲头让人不肯快速走过，我总是磨磨
蹭蹭地将眼光扫尽池塘的每一块角落，眼睛像是脱离了大
脑的指挥，贪婪地盯着每一片荷叶，如蜘蛛的丝粘连了眼
睛与荷叶。这时候的荷塘横看是绿，竖看是绿，绿得没头
没尾，没上没下。一池的绿纯粹，一点杂色也没有。

倏忽之间，似乎还是每天常去的那个时间段，荷花却
无声地从荷叶的下面见缝插针地冒了出来。那纤弱的茎
顶着一朵朵青紫色的花蕾怯怯地向上举着，如羞涩的少女
开始张望这个新奇的世界。渐渐地，性子急的开始用力地
拔高，花蕾也终于长成花苞最后饱满地胀开，青紫色不见
了，颜色变得粉红、绯红，如女孩子娇羞的腮红。

一日午睡，我忽然被梦中的荷花摇醒。于是，急急忙
忙出了门，不顾那头顶肆意泼洒热度的骄阳和地面扑腾向
上的热气，赶到荷池边。才不过半天不见，荷花已经毫不
谦让地亭亭玉立于荷叶之上。一眼看去，荷叶不再是主
角，尽管它们的大圆盘以体积的优势占领着池面，然而终
究成为了配角，婷婷的荷花婀娜多姿，摇曳有态，独领着夏
的风骚。忽然，我的眼光被一道奇景吸引了。在我的脚
下，在荷塘边，有两朵荷花苞竟钻破了拦住了它们去路的
荷叶，肆无忌惮地穿叶而过，向上举出两个花骨朵。这是
它们在炫耀并蒂莲那独特的力量吗？

隔几日，风狂雨急。我心系那一池荷花的状况。打着伞，
顶着狂风，踩着一地的积水，倔强地来到池边。荷花在风中舞
着，大多数花瓣都被吹落，有的落在荷叶上，有的掉下荷池里。

不几日，这满池的荷花竟约好般地凋零衰败，只集中
力量推出满池的莲蓬。

于是，莲蓬和荷叶又自成一体地绿着。于是，莲蓬又成了
满池的主角，荷花却退为配角，退为观众，纷纷凋谢于荷叶之下。

遇见荷
□ 张爱芳

院墙外边的蔷薇花已经完成了第一
波轰轰烈烈的绽放，红的、粉的和黄的，
很是悦目。次第赓续的花蕾也已在绿叶
间点缀着，让人心生期待。我担心这几
天出门，花儿缺少了雨水的浸润，回家时
看不见花蕾的长大，便将家里的钥匙交
与屋后的邻居，诚嘱他务必按时浇花，而
后便携着太太，驱车踏上了早已约定的
行程。

将近五百公里外的黄山是我此行的
目的地。军校毕业四十年了，“九队一
班”的十位同学，自疫情肆虐时，便在班
级群里“开会”：人生已过一甲子，是时候
可以经常聚聚了。家住黄山的任耕同学
尤其主动，未经全班战友表决，便作出了
黄山聚会三天的行程及食宿安排，让谁
也无法拒绝。

自此，微信群像是注入了兴奋剂，每
天都是热热闹闹的：提建议，谈想法，定
时间，报行程。话题最集中的，是为任耕
同学的悉心安排点赞！景点的确定，他
精心筛选，并给了我们许多的“注释”；一
日三餐，当然是徽菜主打，臭鳜鱼和毛豆
腐已赫然在列；尤其是对入住民宿的安
排，更是让我们乐开了花：因为大家都赞
成夫妇同行，涉及单人床、双人床的分配
问题，任耕便在群里发问：谁家的喜欢抱
着睡，谁家的愿意分开睡？这个话题有
点“隐私”，但谁都没有回避，各种回答以
及对各种答复的反应，在群里尽现无
遗。这让我想起了上学时大家经常涉猎
的一个话题：谈恋爱。那时候我们常常
强制性地互窥家信，以此判断谁是否进
入了恋爱季节。一旦发现蛛丝马迹，其
他同学便主动当起参谋，热闹得直到毕
业。漫漫四十年，当年那些人，现在竟然
形成了“分与合”的习惯。

忽一日，南昌的建军私聊我，要我写
幅字给他。我当然应允。而后不知何
故，任耕在群里直接大呼：副班长请给每
人准备一幅字，否则别来黄山！我欣然
接受了这种“要挟”。学校三年，分发到
班上的报纸，无一例外会在第二天躺到
我掀起铺盖的床板上，任由我用毛笔把
它们涂抹得面目全非。四十年了，也该
向战友们汇报一下，更何况有四位同学
四十年来从未见面，权当行个见面礼以
表心意，不亦快哉！此前从群聊中大家
都已经知道，穿着军装退休的万山同学，
已经将自己新近出版、计划在聚会时赠
送给我们的新书邮寄到了黄山，我对大
家示以书法当也不显形单影只了。

我是提前一天从家里出发的。尽管
那天下着雨，我仍有些按捺不住。不过，
独自驾车连续走完五百公里的路程，我
是头一回。为安全计，我和太太商量，决
定在芜湖停留一晚。第二天临近中午，
贴心的导航极其准确地将我引导到了任
耕给我们的报到地：一座外表看上去涂
满了沧桑的旧式建筑物前。我其实是可
以直接去办理入住手续的，但还是矫情
地拨通了任耕的电话，我想在进门前给
他一个拥抱。不巧的是，他和先头到达
的伟琦去高铁站接站从滁州过来的周平
夫妇去了，我这点小心思落了空。

民宿是一个典型的徽派“回”字形建
筑，二层。天井是透空的，四面都是房
间，由内廊连通。廊道的顶部及护栏皆

为木构，形制和色彩说不上古典，但也难
说是现代，大约是后期改造的缘故吧。
我和太太的房间在二楼，名字叫“白
兔”。这是任耕特意给我安排的，因为全
班只我一个属兔，年龄最小。电子房卡
刚把我们刷进房间，我和太太便齐声惊
呼：不丑不丑！房间很阔大，呈古今兼具
之风格。各种功能区之间的空间非常充
足，陈设及用品雅洁素朴，仿佛为我太太
这种“老古板”专门打造的。正在我欲向
细微处欣赏之时，就听见走廊上传来了
声音：哪谁？卞荣中吗？我立即听出来，
这是一个近四十年没有听见过的声音。
我闪身出了房间，却见回廊的对角有一
个人正向我这边翘首。那是春生。我兴
奋地冲过去，他也快步迎了过来。在回
廊的另一只角上，我们抱在了一起，很
紧。没有经历过军营生活的人，一定会
感觉夸张。

抢着问候，抢着感慨。彼此的交流
有些急促而零乱。我打量着春生，春生
的脸基本维持了四十年前的样子，身材
也没有明显的变化，这可能和他在部队
院校当了一辈子的教授有关。他是从博
导的职位上退下来的，正军级待遇。三
十七年前，我差一点和他同时调往他现
在的院校任职，因我的犹豫未果。我对
春生说：如果我们是一辈子的同事，不知
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春生大笑：是
你瞧不起我们徐州，怪谁呢！春生话音
刚落，建军上楼来了。我条件反射似的
想抽烟。我问春生，抽不？春生说，抽
过，早戒了。建军是抽烟的，我递给他一
支，建军伸手来接，我看见建军的手较几
年前我在扬州接待他时颤抖得更厉害
了。我刚想询问些什么，任耕、伟琦和个
子不高却梳了个大背头的周平嚷嚷着来
了。

我的目光先是更多地落在了伟琦的
身上。整整四十年，他在浙江，我在江
苏，虽不算遥远，却始终未曾见过。上学
时，伟琦是我们班上个子最小的一个，也
是最不善言词的人。偶尔发声，未及开
口却先红了脸。我特别喜欢他那软化了
的浙江口音，不像国南那样浓重（任耕后
来跟我们解释：国南因为前一天“阳了”，
且高烧不退，未能成行。这是我们此次
黄山之行的最大遗憾：差一对！）。在我
心中，伟琦更像是一个需要我来呵护的
小弟弟。眼前的他仿佛忽略了岁月的洗
磨，依旧是用缓慢的语速操着难以扭转
的“浙普”，依旧适时泛起淡淡的脸红，依
旧是说一句话便用眼神温柔地盯着你看
一会。不过，伟琦的两鬓还是多了几根
白发，眼角也射出了几道鱼尾。相较于
伟琦，任耕和周平倒显得有些沧桑。四
十年的风雨好像落在了任耕一个人的脸
上，若非肤色偏白，梯田一样的褶子还不
知会闹出怎样的景象。任耕的下门牙也
强烈地漏着风，一如从前的大嗓门，不时
吐出半句让我们难以辨认的话语。我对
任耕说：“你应该看一下牙科。”任耕笑

答：“要花钱的。”逗得我们捧腹。几年前
我去滁州时见过周平，那时他的小腹不
像今天这样向前顶着，下腰也是直挺
的。不过几年，周平满满一副大叔的样
子，真的给了我一些伤感。后来听说，周
平是累的。生活给了他太多的负担，他
用他的肩膀竭力地扛着，不让自己倒
下。所以，曾经笔直的身体抵不住有些
弯曲了。我从周平的眼神里也读出了疲
惫。总是被动地开口交流，更让我心生
酸楚。

班长从杭州开车过来，理应更早到
达，却要“拖”到下午四点多钟，这让先期
到达的我们“十分不满”！一面“谴责”
着，一面设计着晚上整酒的方案，以泄

“共愤”。任耕到底是组织者，不停地为
班长打招呼，说是区队长与他同行，约了
下午出发，班长哪能不服从呢！倒是应
该批评克明，从合肥过来也不远，却非要
赖到下午。“这家伙该整！”这是任耕的意
思。

身为“处级”公安的克明出现在我的
面前时，我有些暗暗吃惊。他的腰带像
是挂在自己的腹部，步伐是那么的缓慢
无力。克明大我三岁，理应未失雄风，更
何况他还牵着两只狗，像是硬生生制造
出一道另类的风景。不过，想想四十年
前，克明大抵也是这个样子，只是，一切
散漫的言行中，总会不失力量的支撑，是
对得起那身军绿色的。还有就是，四十
年前，克明和我们永远不会想到需要狗
的陪伴。

四十年来，我和班长见面的机会最
多，而每次皆为偶然。让我自己也无法
解释的是：每当我看见班长那精神抖擞
的样子时，总能在一瞬间将情绪切换到
那青葱岁月。班长有着看似谦逊、骨子
里却十分刚毅的性格，且一直不曾改变，
直到省会城市计生委副主任的任上，也
不想“丢掉”自己而再谋升迁。我有一位
地方上的同事曾经见过班长。我问她，
我们班长怎么样？她看着眼前身材高大
魁伟的男人，笑对我说：“长得真干净！”
她的一句话，开辟了我评价别人的新思
维。在随后进行的晚宴上，我向区队长
和全班同学讲了“长得真干净”的故事
——对不起班长，让你多喝了几杯！

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任耕才从机
场接来万山夫妇。我们都留了一杯的酒
量，想和这位正军级的京官互致敬意。
任耕在车上说，要么先在住宿的地方放
下行李吧。万山说不不不，先去饭店。
一件深红色的休闲西装裹着万山风一样
飘进了酒气浓浓、情意浓浓的餐厅。万
山一面打着招呼，一面麻利地脱了衣服，
一面端起酒杯，不停地敬酒和被敬，一面
又在急切地解释：我已经几年不喝酒了，
今天这酒，我一定要喝！

这是一波新的高潮。区队长激动得
双面飞红，而我们，一个个像是贴上了笑
的面具。职位、金钱、权力、身份，在这一
刻已羞于出场，统统让位于四十年前，那
批着一身绿色的热血青年。夜已经很
深。闪烁的霓虹，早已为入夜的城市打
上了虚伪的漂亮密码。我心里想，这帮
小老头不能再闹腾了，吵醒了熟睡的黄
山，我们就要迎接明天的太阳啦。

相约黄山
□ 卞荣中

“七一”是党的生日
这光辉的日子光芒万

丈
激荡着亿万华夏儿女

的心房
迸发出无穷无尽的力

量

这一天碰撞出的星火
曾将窒闷的阴霾驱散
这一天挺起的脊梁
曾经撑起民族厄运的

塌方

自从这个日子在华夏
诞生

东方的晨曦便脱颖出
美妙的华章

自从九州在这一天燃
起圣火

广袤的大地就萌发出
壮丽辉煌

“七一”
是困惑中指明前行的

灯塔
是沙漠里滋润生命的

甘泉
是艰苦奋斗中的鼓励

力量
是新长征路上的灿烂

阳光

七月一日哟
您让千千万万的中华

儿女纵情歌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
更让千千万万的中华

儿女不忘初心
为民族复兴祖国强盛

而奋勇前闯

“七一”礼赞
□ 晓华

我1963年参军以后，
把父母的叮嘱记心头。
打了入党申请报告，
坚持赤胆忠心跟党走！

史无前例的文革，
破坏了我前行的节奏。
父母亲友皆挂牌批斗，
但 信 仰 和 初 心 决 不

可丢！

无话不可对党言，
对党的忠诚誓死不休。
毛泽东思想记心上，
党的章程努力遵守。

当了六年的五好战士，

组 织 上 接 纳 了 我 的
要求。

漫漫的历史长河，
入党至今已 58 个年

头！

我坚持听党话跟党走，
唱 响 新 思 想 新 时 代

战歌。
我为母亲的生日祝福，
喜迎中华复兴的万古

千秋！

“七一”情思
□ 雪安理


